
访谈录

习近平主席2017年 9月在“金砖”会议开幕主旨演讲中提及，

2018年要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8年 12月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开始，中国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近40年中国繁荣

强盛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无不源自这一历史的转折点。其中，音乐领

域的发展与影响，同样在国际社会引起了高度关注与空前重视。经

历了1966-1976年冰封霜雪之后，1978年两届大学生春秋两季同年入

学，在我国近现代百余年高教史上无疑是个特例。中国改革开放40

年，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作曲家叶小纲置身其

中。他和他的同学，应该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亲历者和创造者、见证

者。此次访谈，将从叶小纲个体创作的视角扩展延伸，在不同层面透

视改革开放40年中国音乐日新月异的变化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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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黯夜不灭的烛照
陈志音：非常感谢叶主席百忙拨冗接受采访。还记得

2015年 6月 18日下午，您正式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主

席。真快呀，一晃都三年了。这三年，叶主席不仅要全面主持

音协工作，您个人的创作步履也并未因此而暂停或减缓，相反

更加活跃而有成果。继交响音画《锦绣天府》之后，2015年您

写了《峨眉》《岷山无语》；2016年《天津组曲》《开罗宣言》（电影

音乐）；2016-2017年第四交响曲《草原之歌》等；2017年《敦煌》

《栀子花》《天津组曲 II》，同年创作的第五交响曲《鲁迅》，自

2017年9月25日首演以来获得一致好评。业内评论称《鲁迅》

是中国音乐界新时期和叶小纲个人创作生涯的一座高峰、一

部里程碑式的力作。

叶小纲：关于《鲁迅》有很多文章相继见报见刊，我印象比

较深且相对认同吴桐的署名文章《用交响乐写鲁迅，叶小纲的

音符里不只有犀利，还有温情》，这个标题很对我的心思。最

近署名郑阳的文章说：“从学术的角度，《鲁迅》可以说实现了

艰深文学作品与严肃音乐形式结合的又一次尝试与突破。”还

说该作“奇迹般地完整再现了鲁迅作品中内容与精神的全貌，

且对具体每个人物的刻画也达到了异常的传神与细腻。”要不

就从《鲁迅》说起？我特别愿意跟人聊这个话题。

我记得2003年那次接受你的专访，曾经谈到过我从小喜

欢看书，而对鲁迅，更是情有独钟。10多岁开始读他的作品，

用进工厂当学徒的第一个月工资17块8毛4分钱，买了一套

《鲁迅全集》。他所有作品我都读过，而且绝对不止一两遍。

看到精妙词句会马上全部摘抄下来。可以说，鲁迅文学作品

对我的影响非常深、非常大，这种深刻博大的影响连我自己都

无法想象。写一部关于鲁迅题材的音乐作品，这个想法最早

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

时，已萌生了最初的动意。我跑到鲁迅故居采风，在绍兴那座

小城，仿佛闻到空气中散发着他的独特气息……

陈志音：那次访谈记忆犹新，谈到鲁迅时您的表情我印象

深刻。您当时信誓旦旦地说，一定会写一部“鲁迅”，因为在您

心中“鲁迅是永不灭熄的烛照”。我被这句话深深震撼。实际

上2003年和您最初动意也相隔20余年。青年学子热血偾张，

那种冲动、那些激情，竟然经历了 30 多年积蓄沉淀，终于在

2017年化为恢弘的交响，我们听到了您的《鲁迅》。

叶小纲：感谢鲁迅基金会和浙江省相关部门，诚邀我写一

部关于鲁迅的音乐作品，青年时代夙愿终能得以实现。在创

作过程中，再次深受人类思想与精神非凡成就之洗礼。今日

坚贞得益于磨砺，淬为坚实果敢、神明附体般清定、思致婉转

与慧睿。我始终认为，音乐能表述未开发的世界，为意识中仍

未成形的宇宙观解开缰绳，打开迷茫失落的灵魂枷锁。

这部作品可以列为我的第五交响曲。我夜以继日迫仄亢

奋奋笔疾书，满怀期待《鲁迅》降临。我对鲁迅及其作品积累

了几十年的情感蓄势待发顺势而为，一下子倾泻而出如愿以

偿。我力求用我的音乐，形象鲜明而生动准确地刻画人物特

性。草稿写了一个月，配器花了两个月，创作过程称得上一气

呵成。2017年9月25日《鲁迅》在国家大剧院首演。可以想

象当时我的心情。

陈志音：在2017年12月2日第二轮演出现场，我看到走上

舞台谢幕的您，面带笑容相当克制很淡定啊。也许，您已从两

个多月前成功首演的欢腾盛况，回到了原本的宁静淡泊，早已

荣辱不惊。在短短几个月里，《鲁迅》相继轮番上演，如此的密

度与力度相当少见。我想，这部作品您一定特别用心着意。

经不同的指挥和乐团演绎，现场效果各有差异。但相关评论

却是罕有的一致。

叶小纲：我确实听到很多赞誉之声。前辈作曲家陈钢

（《梁祝》作者之一）现场感言：“听鲁迅和看鲁迅同样重要，因

为鲁迅的声音至今犹如惊雷、犹如利剑，他会劈开我们沉睡的

心扉！”我对媒体也谈到，鲁迅先生的思想，他对这片土地深沉

的爱，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仍然没有过时。我有机会，用音

乐把鲁迅作品中非常典型的形象重新挖掘出来，重新审视我

们的历史、整个民族的文化史、心灵史并赋予新时代的意义，

我觉得很有价值，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

《鲁迅》首演前后我曾写了很多文字，算是作曲家创作谈

吧。“中国近百年的文化史充满荆棘……音乐应呈峭壁凌空，

简重严深之势。”我强调，“音乐应该对我们这个时代给予更多

关注，不应将人的社会及精神因素置于创作之外，否则也会被

人类社会最终所淡忘。”我希望，“音乐能滤去尘世中的焦虑与

不安，能让窘迫之心胸变得更加宽容与仁慈，使人在任何心境

都能涌起对善美的向往与信心。”

陈志音：我一直认为，读您的文字如听您的音乐，一样精

彩绝伦美妙隽永，一样引人入胜耐人寻味。“长夜孤檠读先生，

雨来最是凄绝时……”您在一篇题为《鲁迅不鸡汤》的旧文中

说：“周家大爷怒向刀丛，聪明人傻子般举起投枪猛戳。”

叶小纲：我写《鲁迅》，前后采风去过北京、上海、绍兴很多

次。但凡先生留下足迹和声音的地方，我都没有遗漏。还是

绍兴给我的触动最深，必须用文字记下这些感受：“依旧是苍

黄的天底下，横呈鲜亮淋漓的市镇，熙熙攘攘般万丝活气……

今日祥林嫂、孔乙己、闰土、赵太爷、长妈、范爱农、绢生、刘和

珍、子君、内山丸造、藤野和陈西滢们竞相在百草园中切磋；来

世之眉间尺、晏之敖、嫦娥、后羿、莫邪、干将、叔齐、伯夷、墨

子、女娲和法海却在周氏祖屋的断肠花下幽会……”

我时常惊异于鲁迅犀利的文字，它是如此入木三分鞭入

骨髓。我青年时代经历了中国的大动荡，我对鲁迅著作中的

历史深意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这就是我积极自觉投入《鲁迅》

创作的最大动因。

仰望别处是人生新议题
陈志音：在中国的版图

上，天南海北西山东湖，您的

音乐之旅和音乐之笔，差不多

都触及到了。在您众多的作

品中，西藏题材似乎所占比例

更大，《地平线》（Horizon）应

该算是您早期的代表作、成名

作。而《喜马拉雅之光》《羊卓

雍错》《纳木错》《西藏之光》等

等，从标题即可窥豹一斑。听

说，在《喜马拉雅之光》定稿之

前，您曾7次去藏区。这是表

率垂范啊，现在很多作曲家都

在闭门造车。

叶小纲：很多年前，我就

开始“行走”的实践，行走带给

我的不单是创作的源泉和灵

感，还有更多，思想意识、眼界

胸怀，包括三观。有一位爱乐

者林杰先生，他不是我们这个

圈里的人。听过我的音乐会，

喜欢我的作品，写了不少文字。我视林杰为知音，他的评点即

为警醒与鞭策。希望你和读者也能分享一个理工男的文艺情

怀与音乐见识：“叶先生对中国传统乐器古筝似乎有一种特别

的偏爱，在《喜马拉雅之光》一曲的开头，当交响乐团渐入云海

群峰汹涌之境，划破长空的一道亮光，正是由古筝拨奏而出。

也许是为了一并展现光波的磁振连续性，叶先生同时也加入

了竹笛，让古筝与竹笛这两件中国乐器发出的波、粒之音，相

应雪域高原的通透明亮之光。这也可能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巧

合而已。在音乐会现场，当古筝划破空间的那一刻，我真的仿

佛仰望到喜马拉雅茫茫云海中露出一天窗，天窗之中，珠穆朗

玛日照金山！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在这俗世

凡尘中听到了如此圣洁的音乐，感恩！”

陈志音：您相当数量的作品都与文学、文字、诗词有关，所

以在声乐与器乐的“混搭”方面，您也显得特别突出。但您的

音乐作品似乎从不用自己的文字？《喜马拉雅之光》除了引用

梵文和仓央嘉措原诗，您也把您的同班同学刘索拉、学生李劭

晟和米久丹增（藏族）的诗，全谱成了美妙的歌曲。

叶小纲：这些诗文富于音律感，真的可以触及心灵，带给

我音乐思维的创作灵感，你看：“我听到神圣的声音，从净洁的

光中……”还有“莲花八瓣，极目望，虔诚大地，宏云回转”。米

酒丹增的“无常幻象的云雾中，生命闪电般的飞舞……”太有

感觉了，感觉太对了，很神。

陈志音：在音乐中，石倚洁和刘坤两个男高音的歌喉，如

天籁之音穿云破雾，一刹那间给人感觉，光出来了，那么亮、那

么透，神光惊现超凡脱俗……但正如林杰先生所言，您“并非

用音符描绘圣湖，而是用音乐折射觐览圣湖的心境。”我有同

感，音乐不是客观模仿，而是主观表述，带有强烈的个人诉求。

叶小纲：所以，我说“赴藏犹如生命渺小之陨石，盲目撞向

雾气氤氲却不知命运的行星”。在我心目中，西藏雪域九大圣

湖皆大沉默，只有四方静寂方可窥探内心之声。纯粹狂喜？

亦或撕裂离析？在九大圣湖中，巴松措是例外，她海拔不算高

却景色逸秀。仰望天际线之耸然雪峰，微沁脱俗殊胜遥远。

在巴松措常联想浩瀚宇宙是否会塌缩？险峻有边界，千峰万

壑中一泓平湖。晶凛湖水从不形单影只，一旁就有海拔5018

米的思金拉措，人迹罕至的冰湖俨然在侧，轮回确证了大自然

逻辑之必然。

仰望别处，是人生新议题。古筝演奏家苏畅邀请我写《巴

松措》，我将目光移向他处。音乐可以与圣湖寥远，冰寒湖水

来自上万度高温的恒星，繁木盛林却源于孤绝浩渺的空间。

天地间事，再睿智的灵魂都无法想象，眼见不一定为实。巴松

措非得波光粼粼吗？未见得。面朝世间阴霾险阻，大雪飘然

飞至冰山；高崖雪莲摇弋万姿，冷涩苦弦散魂失魄。随心所欲

亦能尺度庄严，作曲犹似人间挖煤工，遍身漆黑只有双眸晶

亮，心明如镜。

陈志音：“作曲犹似人间挖煤工，遍身漆黑只有双眸晶亮，

心明如镜。”这一句，太精妙、太精彩了。谈了这么多“西藏”

“圣湖”，再聊聊《大地之歌》？奥地利作曲家马勒借中国唐代

古诗，1908年创作的声乐套曲经典，您又写了一版同名异作。

2011年10月23日第十四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青年指挥家杨洋

执棒中国爱乐乐团，同袁晨野、徐晓英、莫华伦、廖昌永四位歌

唱家联袂，在保利剧院演绎了中奥两部《大地之歌》。

叶小纲：我的《大地之歌》是应中国爱乐乐团委约之作。

第一版2005年春天在北京保利剧院世界首演。当时人们听

到的仅有4个乐章，也就是只有女高音与乐队部分。随即在

北美近10个城市巡演，受到异常热烈的欢迎和关注。后来应

柏林“青年、古典、欧洲夏季音乐节”和上海城市音乐公司联合

委约，继续完成剩余的两个乐章，2011年夏天在柏林举行了

两个新乐章的世界首演。

两版《大地之歌》皆以七首唐诗、六个乐章结构而成，唐诗

对应一致，排序有所区别，1、5、6乐章基本相符，2、3、4乐章则

按照作曲家的思路有所调整变化。我认为，马勒选用的唐诗，

尽管与原诗文辞大相径庭，但精神上却惊人的一致。他的音

乐也力图表现一种人性化、个性化的高尚的精神追求。

陈志音：这部《大地之歌》从第一版到完整版，我都听过现

场。两位作曲家在声乐套曲中强化交响乐创作思维，谱写出

高度技巧性与高度艺术性平衡统一的罕见的难度与深度。全

曲音乐的情绪性格，马版更消极颓丧、沉重怅惘，富于西方悲

剧特征；叶版则从容洒脱、飘逸华彩，别具东方人文精神。最

后乐章附会王维《送别》诗意。马版似悲凉凄绝的哀歌，似乎

人生已走到尽头，即将诀别大地。音乐在极弱的力度中，萧然

渐逝；叶版如舒朗豪放的狂歌，仿佛人生已应彻悟，开怀拥抱

大地。笑声在渐强的幅度中，豁然绽放。相同的诗韵文意，不

同的音律乐思。有关“人生”与“命运”个体化、个性化的解读，

神思遐想性灵悟觉，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同一首歌”因此而格

外耐人寻味。

愿光明唤回和煦的春风
陈志音：同名异作已不止《大地之歌》，2016年您怎么又起

了这个动意？“愿写六阙与刘天华阿炳作品同名之作，分别是

《光明行》《烛影摇红》《寒春风》《龙船》《变体新水令》和《听

松》。”

叶小纲：这是我应无锡阿炳民族音乐基金会之约所为名

曲同名新作。第一首《光明行》是向前辈大师刘天华先生致敬

之作，中国音乐学院宋飞首演，她将这首乐曲带到了南京、广

州、北京、深圳。中央音乐学院马向华与本院“一带一路”重奏

团到印度访演，在加尔各答受到热烈欢迎。中国音乐学院“紫

禁城乐团”则在美国波士顿演出了《光明行》混合室内乐版，弦

乐与钢琴演奏皆为美国音乐家。

写这套作品之前，我去了无锡刘天华及阿炳故居。刘先

生的作品是民族音乐瑰宝，他的《光明行》开创了民乐时代新

风，盈满对光明之渴望。无论处于什么时代，心地若非纯净，

灵魂若无明光，写好《光明行》是困难的。《光明行》写好后，国

内二胡专业及爱好者纷纷索要曲谱和录音。

陈志音：读到一些专业或业余的点评留言，如，“《光明行》

听了第一遍，一阵战栗，一股涌动，一眶热泪，一腔激动。听完

10 遍后再言致敬！谢谢您对中国音乐的贡献！”有人开玩笑

说，《光明行》是音协主席的“职务作品”。

叶小纲：普及音乐、宏倡美育，应该是音乐家的份内事，

这和职务无关。今年3月参加“两会”接受中央电视台等媒

体采访，我的表态很明确，美育教育在当代中国是全民教育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育实际上是一种基础正确的价值观

和人生观培养。如果孩子们音乐也不听，图书也不读，美术

也没感觉，中国的文化自信从何而来？所以美育是千秋万代

的心灵工程，文化发展是一个民族强盛的标志。只有本民族

的文化强大了，“中国故事”才会在世界音乐舞台得到讲述的

机会。

我特别强调美育也需要“精准扶贫”。中央音乐学院为此

而做的“送校歌项目”，已为全国各地义务写作了近百首“校

歌”。该项目主题歌《我们和太阳在一起》是我亲自作曲，我的

学生邹航写的歌词：“……听那欢快的脚步，多彩的旋律，阳光

下走来了我和你……”听孩子们演唱校歌，我看到他们眼中的

希望、憧憬和欣喜。现实有时远远没有歌声那么美好，所以孩

子们更需要美好的歌声。我呼吁更多人关注和支持这个美育

项目，为了民族的下一代。

我作为一名职业音乐教育工作者，坚持认为艺术方面的

学习切记不可以功利心为目的，要从真正培养孩子对美好事

物的向往这个目的出发。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练琴，从来没有

被大人逼着弹，从来不觉得苦，总是很开心。这就是学习音乐

的先决条件。

陈志音：好了，既然已经谈到您开初学习钢琴，我们的话

题可以转回改革开放 40年来了。您 1978 年考上了中央音乐

学院作曲系，从此走上了音乐艺术之路，成长成熟，成为中国

音乐界的领军人物、代表人物，更为祖国和世界作出了应有的

贡献。请您谈谈吧。

叶小纲：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常特殊

的年代。我们这一批人原本没有资格、没有机会上大学。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国家命运的转折，我们看到了

前途、希望。这之前，我下过农场一年，后来在工厂又待了6

年，我的工作和我的理想完全是两回事。

那年高考，中央音乐学院到上海招生没有钢琴专业。“考

钢琴系永远弹别人作品，考作曲系也许一辈子别人就弹你的

东西”。母亲的话坚定了我报考作曲专业的决心。花了两三

天写了人生中第一首曲子，顺利通过考试。原计划作曲专业

录取10名学生，因邓小平批示，最终增加到34人。一个指示

改变了一代青年人的命运，我们对这个时代非常感怀。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音乐创作当然更加繁茂、更

加旺盛，题材、体裁非常多样化，我们每一个创作个体都获得

非常大的选择自由，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挑战，你写什

么，怎样写，怎样符合你的艺术身份，怎样表达你的艺术个性，

这关系到你将来的艺术能否留下来。

陈志音：您写过很多讴歌时代、赞颂改革开放的优秀作

品。您的艺术理念和音乐语言也发生了变化，在坚持特立独

行的创作追求中，越来越多地考虑社会受众。交响乐《春天的

故事》、舞剧音乐《深圳故事》、钢琴协奏曲《长城》等作品都具

有很高的艺术品格和价值。

叶小纲：中国音协2017年联同深圳市举办了“一带一路”

国际音乐季，“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主题，符合中央精神、贴

近人民大众。“一带一路”不单是政治或者经济上的概念，更深

层的意义体现在文化上，它是中国文化与世界相联系的一个

重要节点。音乐季不仅仅要做成一个平台，后期还计划制作

相关节目，围绕“一带一路”主抓新创歌曲、交响乐等。

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身处伟大时代，既是历史的“剧中

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要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

投身火热的社会实践，“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

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

陈志音：很多中外观众听过您的“中国故事”，这也是您将

自己的交响乐作品推向国际舞台演出的一个音乐品牌。

叶小纲：从2013年开始，“中国故事”已在美国纽约，德国

柏林、慕尼黑、萨布吕肯，英国伦敦、爱丁堡、格拉斯哥，俄罗斯

莫斯科，哥斯达黎加等国和中国的北京、上海、天津、成都、杭

州、青岛、澳门等地的重要音乐厅举办。今年“中国故事”专场

音乐会将在中国北京、上海、贵阳、深圳和哈尔滨等地举办，还

将演到秘鲁首都利马。2019年将演到爱尔兰首都都柏林。

总归一句话，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故事”怎么可能走

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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